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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水贵仙 摄

桂维诚

宁波最大的水产品交易市场
——路林市场所在地，是我的故
乡。鹭林，旧属镇海县西管乡，
直到 1984 年 1 月划归江北区前，
一直隶属于镇海县庄市乡。我儿
时随父母由上海迁居西安，故乡
之于我就是一个遥远的地名。祖
母在祖父去世后，也到西安定居
了。老人家不识字，要给老家的
亲人写信时，常常让已上了几年
小学的我代笔。她仔细地拿出包
在手帕里的旧信封，指着上面的
地址对我说：这就是阿拉老家的

“地脚印”。我一看，只有“宁波
鹭林”这寥寥几个毛笔字，就
问：这能寄到吗？祖母十分肯定
地说：没有错，这是你阿爷生前
特地抄给我的“地脚印”，你照
着写好了。白鹭的“鹭”，树林
的“林”——白鹭栖林，多么富
有诗意的地名！从此，遥远的故
乡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美好
的印记。

1969 年，我作为知青，被
命运抛回了这个故乡小村。斑驳
旧屋的墙壁上刷满了标语，落款
赫然写着“路林大队革委会”。
时值隆冬季节，村落内外一片萧
瑟，看到自幼烂熟于心的“鹭
林”二字，已然“鸟去林空”，
我的心仿佛一下子落到了冰窖
里。故乡的地名不知何时竟被简
化了，多年来我对此一直耿耿于
怀。记得“路林市场”初建时，
我受托为门楼写招牌字，特地把

“路”写成“鹭”字，谁知上面
领导看了，硬说这样写不规范，
要我改回去。此后每每看到“路
林市场”的招牌，我就怅然若
失。

后来，我查过乾隆年间所编
的 《镇海县志》，得知今宁波大
学 濒 临 之 江 段 ， 古 称 “ 拗 猛
江”，上溯二三里，即“鹭林
江”之所在，“甬江绵亘九曲而
出大浃口……鹭林回流舒缓，是
以沿江五十里多草场。乾隆元年
近场居民分疆划界，报垦升科，
外筑长堤，堤下凿池、浚浍以资
灌溉，堤坚而高，碱潮不能妨，
禾黍斥卤，荒荡尽为良田”。先
人曾赋予这里一个如此富有诗意
的地名，由此不难想象，两三百
年前，这里曾是一片白鹭群栖的
芦苇林，“鹭林”大概就是由

“鹭栖苇林”而得名的吧。明代
诗人杨守陈在游甬江后写过一首

《秋江别意》，其中有“黄花晚对
琼筵落，白鸟寒冲玉帐飞”之
句。遥想当年，白鹭一定是经常
光顾这里的。如今白鹭已经归
来，但地名却没有再改回来。

从路林村曾走出过上海滩金

融大亨叶琢堂。《宁波帮大辞
典》记载：叶琢堂早年在上海为
瑞和洋行买办和上海证券物品交
易所经纪人，后与法国人联合创
办万国储蓄会。他在中国金融界
举足轻重，曾任中国银行官股董
事，中央银行董事等。此外，中
国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的夫人叶
毓芬教授是路林村后叶人。

最近，《今日镇海》 记者陈
饰把“路林”地名的变迁写成

《路林地名考——翩翩白鹭何处
寻》 一文，刊登在 2 月 20 日第 4
版的《今日镇海》上。她采访了
92 岁的陈兵老师，老先生研究
镇海文史已三四十年。几年前，
陈兵老师阅读镇海藏书家王雷点
校《蛟川诗话》一文时，读到一
段与路林地名相关的历史资料。
民国《镇海县志》引光绪《鄞县
志》 卷七十四 《土风》 中一首

《甬东江北歌》：“夫差破后已亡
吴，曾说清江驻舳舻。惟有辂林
犹似昔，千门落日自啼乌。”这
里的“辂林”，在明朝成化 《宁
波郡志》 中作“路林”。这首诗
的意思是，传说辂林这个地方当
年吴王夫差或越王勾践曾驻跸
过。辂，即指帝王所乘辇车。

清代乾隆年间宁波文人张懋
延在其著作《蛟川诗话》中对此
诗进行了考证。据 《宋史》 所

载：帝乘楼船次定海县。那么辂
林实为辂临，表示车驾经临的意
思。陈兵分析说，夫差勾践的传言
应为“伪说”。据史料记载，只有宋
高宗赵构，即“布褴扯大旗”中提
到的康王，在被金人追逼时逃往
定海（即镇海）方向。他从明州（宁
波）乘船，沿甬江而来，经过路林。
岸边军士林立，这里因江道变
窄，有滩涂，因此靠沿岸纤夫拉
船行进。按这样的解释，“辂
林”实为“辂临”。

经镇海藏书家王雷考证，屠
本畯所作的《甬东江北歌》中首
次出现了“辂林”字样，被后世
文人张懋延写入 《蛟川诗话》
时，已演变为“辂临”。王雷
说，初步检索后发现辂、路二字
通假，所以辂林即路林。此外，
在古籍刊刻流传中常有舛误，这
二字因字形相近，可能是刊刻之
误。他认为，《蛟川诗话》 中

“辂林”又作“辂临”，也代表了
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

王雷发现最早在南宋开庆
《四明续志》 中，已明确出现
“路林”的地名。按成书年代排
列 ， 随 后 的 明 成 化 《宁 波 郡
志》，在定海县的“乡村”篇
中，有“孔浦村、路林村、古南
村、沙北村”的记录。第三本是
明嘉靖 《定海县志》，在“村”

一节中，关于“东管乡”“西管
乡”的记载中含有“孔浦”“路
林”等地名。随后的清康熙版

《定海县志》、雍正年间曹秉仁所
著《宁波府志》中也均记为“路
林”。

而在乾隆年间方志中，记载
的则是“鹭林”的地名。如乾隆
版 《镇海县志》，同样提到西管
乡，记有“四都一图，鹭林、外
吴……”同时期陈景沛编撰《镇
海县志备修》一文中，则是“路
林”“鹭林”共存。王雷推测，
可能是当时正处于这两个地名演
变阶段，故互为通用。他根据自
己点校的 《蛟川诗话》，认为该
地濒临甬江，附近曾有一个鸬鹚
村，可见沿岸潮湿温暖多鸬鹚、
白鹭等鸟类，所以乡间文人把

“路”字雅化而写成“鹭”字，
这种推想应该是合理的。再往后
留存下来的方志，如光绪版《镇
海县志》，则多记为“鹭林”。

民 国 年 间 直 至 1949 年 后 ，
仍一直写作“鹭林”。宁波中国
港口博物馆馆员陈一鸣提供了民
国 时 期 报 纸 上 的 广 告 和 1957

《宁波大众》 上的头条新闻，上
面都写为“鹭林”。直到 1960年
时，才被简化成“路林”了。

关于“路林”地名变迁的线
索已然明晰，也使我这一段挥之
不去的乡愁得到了抚慰。我们从
小生活在一个地方，总会记得自
己住在哪儿，更难忘老辈人说过
的故事，这些地名就像烙印一样
刻在心灵深处。如今村落消失
了，道路拓宽了，再过数年，也
许连地名也会消亡，以后就再没
人记得那些历史了。阿拉宁波人
把地名称作“地脚印”，颇有深
意。有了地名，就能循着前辈的
脚印，找到回家的路。

鸟去林空何时归？
——“鹭林”地名溯源 潘玉毅

“鸟语”二字，按照现代人的用词习
惯，若非与“花香”组合在一起，多半不是
好话。人们常常把自己看不懂、听不明白
的话一概蔑称为“鸟语”。相比较而言，古
人要谦逊得多，也诗意得多，闲来没事

“闻禽声”，不仅不觉得烦躁，还能听出许
多滋味来。

传闻春秋时期，孔子有一门人公冶
长，能解百禽之鸣，还能与之交流。今人
多半没有公冶长的本事了。听不懂禽之
鸣，人与禽之间的交流就会变得十分困
难。鸟说，雨好大啊。你说，是啊，雨真美。
鸟说，你是傻子吗。你说，确实深有同感。
言语不通，自是鸡同鸭讲。

然而即便如此，若是我们能够不求
甚解，遵循着听觉器官最浅层的感受，侧
着耳朵听一听“禽声”想来也是一番不错
的享受。就像当一段优美的旋律响起时，
我们或许不解其中意思，不知道它是什
么音什么调，可依然能觉出它的美妙，这
便够了。清人黄图珌关于“闻禽声”这件
事是这么表述的：“独卧岩头，日高未起。
一帘春鸟，啼声欲碎。其最入人清听处，如
箫如管，若断若续，自生幽响而善作肉声，
虽东山丝竹，未有若此婉闲和畅也。”丝竹
管弦之声，其动听的程度远不及禽鸟之
声，仅此一语，便可见得禽声的好处了。

难怪宋人曾己听罢鸟语之后，当即
援笔立就，作了一首 《闻禽声有感》，
道是：“寂寂禅房闭，阴阴夏木繁。坐
闻幽鸟语，胜与俗人言。脱袴高低树，
提壶远近村。汝曹知底事，独与子规
论。”原来，在知音者眼里，禽没有人
的俗不可耐，却知晓时令和人的心事，
比俗气之人更值得亲近。

若是有空读一读唐诗宋词，我们还
会经常见到一种名叫鹎鵊的鸟。它因叫
得 比 鸡 还 早 ， 人 们 便 管 它 叫 “ 催 明
鸟”。因催明鸟的作用与雄鸡相类，乡
间俚人又多唤它“夏鸡”。每当鹎鵊声
响时，离耕作之期也就不远了，农人该
忙碌起来了，是所谓“田家惟听夏鸡
声，夜夜垄头耕晓月”。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曾将听鹎
鵊声视为头等乐趣，他著有《鹎鵊词》，其
中有这么几句：“南衙促仗三卫列，九门
放钥千官入。重城禁御锁池台，此鸟飞从
何处来……可怜此乐独吾知，眷恋君恩
今白发。”城墙高阔，挡不住飞鸟来栖；鹎
鵊声声，抵得过万般天籁。久居都市的
人，日日面对摩天大楼、拥挤马路、电脑
屏幕，鲜少有机会亲近自然，更不知鹎鵊
为何物，于诗人笔下所绘的情境，也就只
能借着想象勉强抵达。

而在乡间，“日暖林梢鹎鵊鸣，稻陂
无处不青青。老农睡足犹慵起，支枕东窗
尽意听。”对于诗意的理解，目不识丁的
农民伯伯和学富五车的秀才举人并没有
任何不同。春易犯困，夏宜打盹，日上三
竿，鹎鵊声催促得急，这位资深老农明明
已经睡饱了，却懒得爬起来，将枕头移到
东边的窗台下，想听个酣畅淋漓——由
此足可见得“禽声”之魅力。

“禽声”可阳春白雪，亦可下里巴人。
因为会鸟语的不只有飞禽，还有家禽。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这是仰起脖子叫
唤的大鹅；“茸茸毛色起，应解自呼名”，
这是自言自语、自唤自名的小鸭子；“守
信催朝日，能鸣送晓明”，这是不作等闲
鸣、一唱天下白的大公鸡。窃以为，在国
人的眼里，鸡鸣犬吠还是太平盛世的象
征，“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也好，“武
陵川径入幽遐，中有鸡犬秦人家”也罢，
表达的差不多是同一种意思，只是不知
道这算不算是古人喜欢“闻禽声”的一个
理由。

“ 闻 禽 声 ”是 闲 事 ，得 的 是 闲 趣 ，
“闻”的方式也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你
可以凑近了去听，也可以躺在床上遥
听，可以全神贯注凝听，也可以忙自己
的事不经意地放一两声进耳朵里闲听。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听法，不同的人
听，当会有不同的感受。

择一个闲时，立一处闲地，闭上眼
眸，打开耳朵，树上的鸟叫声，地上的
鸡鸭声，叽叽喳喳、咕咕嘎嘎，低语如
呓语，高声似高歌，堪叫人叹为观止，
听而忘怀。

闻禽声

方其军

（一）

你是谁，一个隐形人
就像从没来过，但你确实来

过
清晨喜欢在姚江边踱步
看见渡口南来北往的船只
有的刚刚熄了渔火，有的才

点亮
船行的脚印贮藏了京城车嚣
运河桨声；贮藏了荒郊狼嚎
尖刃冷光，以及海难的咸腥

与胃酸
……
然而此刻，你将心花
怒放在被微曦点燃的堤岸桃

树
屋宇的樑间飞舞紫金蝙蝠
栋柱奔跑黄金的鹿
铜镜映照一张夺魂的脸
孩童在庭院抛起金粉闪亮的

纸鹞
试图采购天际迟归的星宿
后厨的小门临着水流
仆人从乌篷船读着食谱接收

果蔬鱼肉
春风拂经石阶和青草
春风盈荡客堂
春风洗润青铜虬龙、高丽净

瓶、凤尾瓷尊……

（二）

洗不去的，是你沁透器物的
体温

与汗渍。器物自觉组合着你
的神魂

它们，是不老的
时间的血痂，分娩于各自的

遥远与疼痛
它们，死过一回

在前世，或是西南荒野的一
脉地火

或是东北半岛的一股暗流
被投入于更炽烈的火，更寒

冷的水
与死神谈判
还魂于幽暗的茅屋，粗粝的

手掌
闻见阳光与米香而啼哭
然后，或娉婷于人参的喂养
或暴虐于香火的供奉
当你奔走，它们同样奔走
当你寻找，它们同样寻找
这无法假设的命运：大地上

的迁徙
为了成全冥冥中的告别与相

遇
你以迎娶的方式
将它们一一纳入江南的营帐

（三）

……在南宋的月光里，你听
到了

草原的铁腥，信鸽的脚梗捎
着

乌鸦的哭声。烟花浮世恍若
梦境。破碎于子夜的犬吠：

“临安城破。”
烟水万人家顿时流落大半
流民呜咽。流民在大地上呜

咽
像洪水中的枯枝无用而哀伤
你战栗了，眉间凝拢久违的

穷山恶水
沿岸的桃花悉数凋零
走或不走。你攥紧一枚铜币
也许，那把虎啸的弯弓只是

适当
噬血。与万家灯火安于空虚

修饰繁华
而更可能的是，一支利箭奉

送血窟窿
……走吧，赶紧走，像寻常

的流民
趁着星光尚未为北方的风引

路

（四）

乌云遮蔽了赵姓的月光
你提一盏马灯
在祖坟附近停留，在荒草丛

生的河滩
给自己无力带走的另一具躯

体

寻找容身之所。你一镐下去
翻起百年的村落，又一镐下

去
攻陷千年的城邦，再一镐下

去
入侵万年的红尘。你一镐一

镐
郑重得仿佛为本尊挖一方墓

穴或子宫
骤然，半空闪过巨鸟的翅膀
马的嘶鸣掠过草叶的尖芒
你抱起青铜的头颅、胸腔，

锡的心脏
抱起青瓷的肺、铁的肝与肾
抱起石器的骨节、木质的皮

肤
以及黄铜的响指
将另一个自己草草下葬

（五）

一个隐形人，追着南宋的疆
域走了

默念一句：我尽早回来。
然而，在众生苍茫的瘗旅
终究不知走失于哪里
而有一年的风雪，或许正是

你的乡愁
值班的蚯蚓换了一茬又一茬
飞奔的草根换了一轮又一轮
刹那刺探的一声鹰唳已然生

锈
县城的围墙一次次被修正
马蹄的嗒嗒清响早被马达篡

夺
水流的嫩芽已被柏油谋杀
不死的它们，在地下以座谈

会
计算隐形人逃亡的步数。等

待被领回
时间因为等待而凝固
琥珀般保鲜七百年前的心跳
隐形人，你还活着

周山涓

对于一个只是浅口沾酒的人来说，
一听《酒狂》这个曲名，就先被吓了三分。
人生中连一次醉酒的体验都没有，弹得
出那份狂气吗？虽说是天有酒星地有酒
泉，唯有饮者留其名。不善饮者，幸而
还可以在《酒狂》摇摆的节奏里，体会
那种飘然欲仙、醉眼欲辨的状态，并展
开想象的翅膀，在酒的王国里翱翔一
番，为自己的生活增添那么一点“酒”
气。至于本来就海量的“酒神”们，听
一曲《酒狂》也是很有必要的，有专家
已用仪器做过测试，听了 《酒狂》 后，
人的呼吸、脉搏、血压、脑电波、内分
泌腺等等都会有所变化，让人有一种酒
醉感，从而适时控制饮酒量。

今 天 ， 我 们 能 听 到 或 弹 奏 《酒
狂》，曲作者阮籍(210－263)，那是首
先应该了解的人物。一个真正的音乐
家，是很清楚自己的使命的。罗曼·罗
兰曾说，整个有形的世界都在消耗、更
新，不朽的音乐，唯有你常在。嵇康在

《琴赋》 里也表达过相似的意思：博总
技艺，特妙丝竹。以为物有盛衰，而此
无 变 ； 滋 味 有 厌 ， 而 此 不 倦 。 1938
年，年仅 15 岁的周大风在为自己的音
乐集作序时也写道：“惟艺术永生，永
不磨灭，亘万古而不变，历日月而长
新。”千百年前，作为竹林七贤之首的
阮籍写下《酒狂》时，是否也预知了它
的永垂不朽？据说，当时的皇帝想把女
儿嫁给阮籍的儿子，这桩在别人看来攀
龙附凤的“好事”，阮籍却避而躲之，
一连六十天喝得酩酊大醉，《酒狂》 就
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传统琴曲
素以清和恬雅为其风格特点，一般不表
现世俗生活中不“雅”的情态，唯独这
首 《酒狂》 却描绘了酒醉的癫狂之态，
成为古琴曲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古
之君子，未尝有不知琴的，不论在家读
书的，还是佩剑走天涯的，都以左琴右
书、剑胆琴心作为标配，所以，《酒
狂》就这样传播开来了。

但是，音乐是时间性的艺术，不像
有形的东西那样便于保存，许多古曲不
是失传，就是面目全非，能保存下来
的，简直是凤毛麟角。那么，又是谁记
载了《酒狂》的曲谱？他就是《神奇秘
谱》的编纂者——朱权。说到朱权，大家
不一定都熟悉，但是他的父亲——明太
祖朱元璋，那可是无人不晓，他的九世孙
——八大山人朱耷，也是大名鼎鼎。《神
奇秘谱》究竟神奇、神秘在哪里？原来，它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琴曲集，成书
于 1425年，收集了从汉魏到宋元时期共
六十四首琴曲，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和

史料价值。《酒狂》就收于《神奇秘谱》上
卷“太古神品”十六曲中。朱权认为此乃
太古之操，昔人不传之秘，故无点句。他
为《酒狂》写了这么一段题解：“籍叹道之
不行，与时不合，故忘世虑于形骸之外，
托兴于酗酒，以乐终身之志。其趣也若
是，岂真嗜酒耶，有道存焉。妙在於其中，
故不为俗子道，达者得之。”正是这份题
解，道出了阮籍的真性情——名为酒狂，
却绝非饮酒之狂徒。当时的朱权能做到
只是用减字谱来记谱，只有左右手的指
法，没有具体的节拍，还不能断出句点。
因历史上琴道素有“传曲不传谱，传谱不
传句”的传统。

这样又过了五百多年，为了普及古
琴艺术，新中国召开过几次打谱会议。所
谓打谱，就是将一首久已失响的琴曲近
似原貌地展示出来，并将减字谱转译成
现代通行的曲谱（如简谱或五线谱），以
供研究、教学、演奏、创作之用。这是一个
二度创作的过程，需对谱按弹，细心琢磨
曲谱的言外之意。为《酒狂》打谱的是姚
丙炎先生，他在《七弦琴曲<酒狂>打谱
经过》中谈到，起曲的三拍子，看似一样
的指法，但要用散板，不定的节奏，带来
跳跃的气氛，表现阮籍似狂佯狂而非狂。
据悉姚先生会计出身，一分一厘，干干净
净，加减乘除，清清爽爽。听他所弹的《酒
狂》，如水之淡，如丝之长，含而不露，平
和之处尽显大家风范。

虽然，《酒狂》的弹奏难度不算高，只
是古琴四级水平，但因为它独特的魅
力，吸引了一大批名家来演绎。每个琴
家对乐曲的处理，快慢、强弱、浓淡、
刚柔、收放、渐突都不尽相同，真是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再加上每人的气
质、年龄、地域又各自不同，就是同一
人在不同的时空弹出的效果也不同。我
听过刘少椿版的厚重沉稳，省略了跪指
2小节；张子谦用明琴“惊涛”演奏的
版本，清丽逶迤，余音缭绕，恍如隔
世；吴景略版华彩多变，如喝喜酒，余
兴未尽又加了 3小节；成公亮版如酒里
渗进了黄河之水；龚一版如品洋酒，端
着高冷的架势；如山法师版如闲云野
鹤，脱尽尘嚣气；陈熙珵版如鉴湖女侠
巾帼不让须眉，但后面部分有间不容
息、密如针脚之感，稍露女儿态；陈雷
激版青春洋溢，所操的是宋琴“浪石
泉”，却如与初恋脉脉含情……

一曲 《酒狂》，蕴涵着“因时而
变，因地而迁，因人而异、因情而殊”
的艺术规律，也体现着“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艺术精神。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薪火相传，期待一代又一代的琴人继
往开来，推陈出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
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酒狂”不狂

巍星路窖藏

2018年夏天，余姚城区巍星路因市政施工惊现深埋地下的

青铜礼器、精美瓷器以及大量古钱等。考古人员迅速介入，发掘

整理31件(组)珍贵文物。经鉴定，此为一处距今700多年的窖

藏，目前窖主无考。


